[image: image1.jpg]


[image: image2.jpg]


[image: image3.png]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家乡人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明慧网】中央社八月十五日报导，「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和德国的法轮功学员，周末在德国首都柏林展开奥运人权圣火传递活动，呼吁各界正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和迫害法轮功的行为。


即将在十八日当天手持圣火穿越柏林市区的前东德短跑名将盖博尔说，人权圣火其实是为了中国人民而跑，目标是希望中国的人权在奥运前能得到改善。她呼吁德国总理梅克尔，本月底出访时向中共领导人直言人权问题。


曾改写女子四百公尺接力世界纪录的盖博尔，当年和许多东德运动员一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禁药，导致健康受损。现为作家的盖波尔，拒绝为东德田径界的禁药传统背书，几年前因为要求德国田径协会将她从破纪录的名单上除名而轰动一时。


由全球三百多名国会议员、记者和律师等知名人士组成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和法轮功学员，于八月九日在奥运发源地希腊雅典举行点燃人权圣火的仪式。未来一年计划接力经过全球五大洲三十国、包括香港和台北在内的上百城市，唤醒国际社会重视中国的人权问题。





第十九期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九日


     





动态网近期网址 https://yg.p0rnst4r.info 或 https://yh.candra.web.id 供您安全访问被封网站，了解外界真实信息！





八月九日晚，“人权圣火”在希腊点燃





台湾卫生署长下令台湾医生


不得卷入不人道的器官移植





【明慧网】台湾卫生署署长侯胜茂在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一日参加「台大医学院北美校友会二十七届年会」时表示，在看了加拿大前主管亚太事务的司长大卫•乔高以及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调查有关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后很担心，已下令台湾医生不得介绍病人到大陆进行任何商业行为的器官移植，不能够卷入这种不人道的器官移植。


台大医学院北美校友会会长张和雄说明，台湾对器官移植非常谨慎，都是遵照世界的标准来做的。我们觉的（中共活摘器官）有违法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反对。





八年来我所遭受的迫害











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奥运人权圣火传抵柏林





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    呼唤正义    呵护善良    第十九期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日





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s是加密网址，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请点“是”和“确认”，即可加密访问。





“在音乐圈里，我也算个成功者；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成功感逐渐引不起我的


兴趣，相反对那种在成功背后，名利场中角斗出来的荣华感到厌倦，内心反而感到空虚和痛苦。我常常问自己：我何时能从这种人生的漩涡中摆脱出来？！人的一生就应该是这样的吗？人生的真正意义何在？”这是韩素秋在音乐界里奋斗了数十年后的心声。





现居美国的韩素秋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曾在中央乐团任主要歌唱演员十二年；后来在中央民族大学声乐系任教。她还在《中国音乐杂志》上发表很多关于声乐的论文，在许多歌唱比赛中任评委。


名誉背后感孤独　立愿寻道


她说：“我的歌声曾给无数观众带来快乐，也尽心尽力教授我的学生，赢得了无数鲜花和掌声，还有名誉、地位和金钱。在我事业越辉煌的时候，内心越感空虚、孤独；由此，我开始阅读一些有关佛教、道教的书籍。我就想在里面找一块儿能够藏身的‘净土’。”


为寻能藏身的净土，她四处拜庙、寻师。她说：“曾有几个‘有名’的出家人要收我为徒。从此，我几乎全身心投入到宗教。”


不过，时间一长，她发现宗教中并不是净土。由此，心情也越来越压抑。


她说，我常常仰天长叹。有一天夜里，我实在想不通，更向天高喊：“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呀？谁能回答我呀！”我是唱歌的，嗓门大而亮，那声音在震天撼地。


迷途绝望中　法轮大法驱走心中所有黑暗


就在韩素秋越来越感到人生迷茫、绝望的时候，一九九五年六月的一个黄昏，她路过北京一个书摊，看到上面一本蓝色封面的书放着光。她说：那书一下把我吸引过去；一看，原来是《转法轮》（法轮功著作）。当我翻开书，看到李老师的照片时，一股强大的热流迅即从我头顶上下来通遍全身，瞬间，我沐浴在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温暖之中，同时，从我生命最深处喊了一声：“这就是我师父呀！”


她说：假如当时不是因为在大街上我会放声大哭的。回家之后，我不吃不喝，用一天一夜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一遍《转法轮》。师父那博大精深的法理把我折服的五体投地。使我心中长久以来对宗教的疑虑烟消云散；驱走了我心中所有的黑暗。


当时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师父没有舍弃我这个在迷途中几乎绝望的人。我在师父的像前发誓：“生死与大法相随！”从此，我真正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并坚持到现在。


修炼大法　身心受益


韩素秋说：我做事很努力，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工作狂。三十多岁时，由于工作压力大，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大家都知道我是个重病号。每年都要住一、两次医院；尤其在中央民族大学教学期间，我的身体可说 是累垮了，那时我身体里所有的“零件”，包括五脏六腑没有一样正常的，都不行了。我一米七的个儿，只有九十八斤；同时脸无血色。每回宿舍楼来了急救车，多数是因我而来。因长期吃大量药物，自己已成半个医生。


韩素秋说：修炼后，各种毛病渐渐消失，我满面红光，以前不认识我的人都不相信我曾经是重病号。


此外，以前我脾气不好，修炼后，人们都惊奇感叹：呀，你怎么脾气如此好。这是因为我修炼后，懂得了如何查找自己的不足，修去它，要与人为 善、替人着想，慢慢修正自己的结果。现在，你叫我发脾气，也不那么容易发出来。


“修炼‘真、善、忍’，我懂得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韩素秋说，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正自己不正确的思想与行为，我懂得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她举例：一九九七年四月份，我和老伴骑车去功友家。路上被一汽车撞了，当时我人被撞飞出七、八米远后，摔在地上。当时我有些迷糊，可是脑中却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类似的例子：一位五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被汽车撞了，飞出很远，她爬起来后对司机说：没事儿，你走吧。拍拍身上的土，拉着老伴儿就走了。她没有找那司机的麻烦。


我也想到师父讲的“好坏出自一念”的话；于是我坐在地上叫老伴让人家司机和乘客走。他们都过来要送我上医院，我说：“没事，你们走吧。”


韩素秋说，不光是我一个人，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人都觉的：这大法真好。那时大家在一起炼功、学法，互相切磋，查找自己的不足，促使自己去掉不好的东西，从而提高人的道德品质，使人变的越来越好。大家都这样，这社会不就会越来越好了吗？


腥风血雨　压不垮修炼人的信念


韩素秋表示，万万没有想到中共邪党与江魔头会发动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韩素秋说，由于恶党夺权后发动的对中国人的历次整人运动，我敏感的意识到：如果我坚持修炼法轮功，将会面临什么。我曾一度痛苦挣扎：我还要坚持修炼吗？我每次看师父的像时都流泪。


回顾修炼后身心的变化，韩素秋说，我从里到外，连骨子里都被大法净化了；如果让我放弃修炼大法，我将回到原来那身体和精神都几乎是病入膏肓的状态，我宁可死。


韩素秋说，面对如此压力，其他人是很难想象的。我曾挣扎过，经过深思，最后我是更加坚定了修炼的信念。





访声乐专家：人生为何？ 





韩素秋生活照（2002年）











齐齐哈尔晨曦





我是齐市碾子山区的大法弟子。修炼前患有胆结石等病，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康健，无病一身轻。生活和工作中严格用真、善、忍的原则修自己，作一个真正的好人。可是，99年7月以来，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对法轮功栽赃陷害，各级政府、执法部门及单位以种种非法手段对我进行要挟，迫使我放弃信仰；单位领导动员我的家人围攻我，让我写保证；区“610”、公安威胁单位迫使我下岗。


2000年4月2日碾子山区22位大法弟子在花园集体炼功，我被原碾子山富强派出所警察任志刚、宋国君非法绑架到富强派出所。富强派出所所长付国清打我耳光、将我大吊等酷刑迫害。刘国栋问我还炼不炼？我回答：不改变信仰。之后被非法送到碾子山拘留所拘留15天。同年四月初八我在学员家学法时被富强派出所非法绑架。警察宋国君、关法东（现富强派出所副所长）对我施用酷刑“苏秦背剑”；还在两手和绳索之间垫上砖头，再用木板欧打；逼我蹶着；还用塑料袋套头，一层不行就套两层塑料袋闷，使我呼吸极为困难；还迫使我运动，增加肺活量，使我更加呼吸困难，几乎窒息。同时逼迫我放弃信仰，问我还炼不炼？我回答：炼！又将我非法送入碾子山拘留所非法拘留半月之久。


2000年12月，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履行公民合法上访权益，进京反映法轮功蒙冤的真实情况。可是在齐市火车站被非法劫持到铁锋区刑警中队。中队警察逼我坐铁椅子，逼问与谁去的北京？我不配合。晚上10点多我被送回碾子山拘留所，之后被非法劳教2年，送入富裕劳教所。


在富裕劳教所我被吊挂于两床之间，用一副手铐铐两个人的方式铐一串儿，使我们都不能坐下，长期罚站达15天；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罪释放，恶警用扁担将我双手绑在凳子上，对我进行野蛮灌食；我被超期关押3个月后才释放。


2003年，富强派出所以所谓的串联为由对我非法迫害。事先已批我劳教3年而后又绑架了我，无任何合法的程序。在富强派出所，我被罚坐一夜铁椅子，翌日我被送到富裕劳教所。在富裕劳教所，对我强行转化、两个刑事犯逼我背监规；每天从早4点——晚9点连续坐铁椅子17天；


问我背不背监规？我回答不背！韩副所长叫嚣：你若不转化、不背监规，就这样对待你。


9月11日，因富裕劳教所与齐齐哈尔劳教所合并，我们又被送到齐市劳教所。被强迫做牙签、筷子等劳役，每天劳作长达10多个小时。2004年2月18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就是所谓的破冰行动。将大法弟子不分男女弄到4楼，使我们既站不起来也蹲不下，眼睛被蒙上，恶狼般蜂拥而上连续24小时疯狂毒打、电棍齐上、逼写三书。2006年我们又被非法送到黑龙江省迫害法轮功的集中营——绥化劳教所继续迫害。在那里我们被强行军训、逼唱邪歌、做牙签等劳役，不干活就被关小号残害。2006年5月我才重获自由。














